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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中右三报的抗日宣传比较研究 

———以广州战役、太平洋战争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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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的抗日宣传报道虽然都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但是在宣传策略和技巧上
表现各异，舆论宣传效果多有不同。《新华日报》评论的内容以团结抗战、民主政治建设为中心；《大公报》关注经济，关注民

间，有其鲜明特色；《中央日报》的国际评论琳琅满目，较有深度和价值。“三报”对两场战争的宣传是一个历史性“褶子”，其

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并对未来的历史走向起着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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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７年７月，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
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面对民族

的危亡，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暂时放弃了党派、门

户之争，一致携起手来，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其中包括，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团结

全国军民一致抗日。在战火的硝烟背后，也弥漫着

一场场新闻宣传战。无论是作为国民党党报的《中

央日报》，还是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或者是

中间派报纸《大公报》，都为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

为粉碎日本争夺远东殖民地、独霸亚洲之野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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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最后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鉴于三家报

纸同在国统区发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最

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报纸，尤其是在抗战宣传中起

到了莫大的正面引导作用，但是，又由于其宣传思

想、宣传寄托以及宣传技巧等因素的不同，从而导

致所产生的传播效果也不同，因此，研究这三家报

纸“抗战”时期的新闻活动，对于我们认识不同政治

背景报纸的宣传路径与策略，找出战时舆论的有效

宣传模式，总结战时舆论的历史建构作用都有重要

意义。

　　一　“三报”对广州战役的宣传

广州战役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展

开的一场大规模的防御战，是抗战时期广州最惨烈

的一场战役。它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１３日开始至１０月
２９日结束，历时半个月。《新华日报》、《大公报》、
《中央日报》（以下简称“三报”）都对该战役的战况

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和宣传。

战争刚爆发，《新华日报》就发表了叶剑英的文

章《论日寇华南进军》，号召广东工人、千百万的农

民、一切的抗日民众团结起来，“只有全华南的人民

一致的团结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帮助军队作战，参

加游击队协同作战，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下海

去，赶出中国。”［１］七天后发表了汉夫的专论《广州

击落敌机三十余架与十万民众游行》，他说：“这一

伟大的胜利，和对敌军的严重威胁，是值得我们庆

祝钦佩的，在华南抗战的继续中，我空军定能更有

利的配合着作战。”［２］从２１日至２５日，《新华日报》
连续发表社论，强调全国军民应该团结起来，坚持

抗战。２１日社论指出：“目前武汉虽到了最后关
头，华南虽日益紧张，全国战局虽日益扩大，我们要

到来的困难虽多，但是我们绝不应该自馁。我们要

认识在战争的持久与扩大面前，敌人新的困难也正

加多，中国人民要制死这条陷入泥沼的蛮牛
獉獉

（着重

号为引者所加。下同），只有坚持持久作战
獉獉獉獉獉獉

，在持久

抗战中加紧敌人的困难，生长自己的力量，相信最

后一定能够把已经陷入泥沼泽的敌人埋葬下

去。”［３］文章赋予日寇以“蛮牛”的象征，具体可感，

有较好的接近性效果，而且，将敌方是“陷入泥沼的

蛮牛”与我方“坚持持久作战”对照列举，其结果不

言自明。２２日的社论说：“在战斗的前线上要努力
阻止敌人的继续前进，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在战

獉獉
后中用政治工作
獉獉獉獉獉獉獉

，用灵活的战术去巩固和增强军队

的战斗力，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战争，投身军队，增加
獉獉

新的力量
獉獉獉獉

；在沦陷区继续生长有生力量深入敌后，

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教育敌区民众，参加或配合

参加游击战；在后方建立新的近代化的国防军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４］

２５日社论《坚持持久战》强调战争不会马上结束，
要取得胜利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全国军民必

须坚定信念，团结一致，坚持持久抗战。纵观《新华

日报》的评论，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团结”、“持久抗

战”“发动有生力量”等内容，亦即，《新华日报》的

宣传主要是针对我方广大民众，主张在长期的战斗

当中发展新生力量，持久抗战，在全国军民一致努

力下，“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下海去，赶出中国”。

其言论一再重复“发展新的力量”“持久抗（作）战”

等理念以追求宣传效果。历史证明，这种重复是有

效的。恰如拉尔森所言，重复也是重要的符号操

纵，仅仅简单地重复也能造成受者对传播内容的好

感。［５］８８重复是宣传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央日报》于１６日发表社论指出：“何以敌人
忽然在本月十二日发动华南的军事行动呢？这是

因为它进攻武汉的计划遭受致命的打击，伤亡数

万，士气萎靡，故不惜冒险作孤注之一掷，以图牵制

我国保卫武汉的力量”，“但是他本身的兵力也必须

受到牵制，而我则到处严阵以待，结果是两方面愈

陷愈深以至于不能自拔。敌人进侵华南在军事上

是冒险的行为，在国际关系上也是一种疯狂的行

为，英法美等国自坐令日寇横行无阻，将自己辛苦

经营的，置于不顾，尤其是敌人得志，英法美在太平

洋印度洋的一切将失了控制维护的藩卫。在最近

的将来，可以预测到敌人在外交上甚至于军事上的

焦头烂额的消息。我们最后的胜利有绝对的把

握。”［６］此后十几天，《中央日报》的宣传口径都是

以鼓舞国人斗志为主，特别是将希望寄托在西方国

家的强力干预上。广州沦陷后，《中央日报》的社论

强调：“广州陷落的消息，各方似乎都表示惊讶，我

们对于华南门户的沦陷，固然伤痛，然而并不惊讶，

广州陷落对我抗战全局形势，更没有特殊的影响。

广州虽陷，我们的抗战当然照旧进行，广州既陷，我

们的抗战战略或更能得到极好的教训……我们承

认军事有顿挫而未有大失败，因为敌人倾全国之力

以侵我，经一年又三个月，始仅得陷我江海各城邑，

其始求速决而不得，我国固困，敌人又何尝不是？

战线拉得越长，对我越有利。”［７］总之，战争刚开始

时，《中央日报》的评论对广州战役持乐观态度，认

为日军发动华南的军事行动会让他们“摸向自己的

墓地”，会令其自取灭亡；同时认为，华南是美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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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的利益所在地，日本不敢有大动作，美英法等

国也必然会对日军采取强硬措施，捍卫自己的利

益。后来，随着国军的溃败、日军的深入，《中央日

报》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包括社论与评论文章，说

“我们承认军事有顿挫而未有大失败”，认为粉碎了

敌人三个月灭华的军事计划就是取得了“辉煌的战

果”。其宣传口径以预言敌方失败、鼓舞我方斗志

为宗旨，宣传话语无变化、无新意。拉斯韦尔曾经

说过：“坚持强调敌人的软弱以及培养公众对于敌

人马上就要崩溃的预期，这种做法其实是鼓励公众

产生可能会被无限期推迟的希望，而因此带有幻想

破灭、消沉以及失败的危险。”［８］９３从这一角度看，

《中央日报》这么宣传的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甚至

是很冒险的。

学者刘海龙说，宣传的效果之—是，在“塑造认

知方式”或者“对现实的认知”里进行选择。［９］《中

央日报》的上述宣传以追求塑造认知方式为鹄的。

虽然该报的广州战役新闻充满对战况的片面的浪

漫报道，但是，该战役的战况毕竟是惨烈的，战局毕

竟是失利的。所以，以什么样的认知方式来看待这

一现实比直接认知这一现实更有宣传效果。因为

这样，“可以通过转移公众注意力来抵消坏消息和

不利批评的影响”。［８］１６６《中央日报》社论从广州战

役发生的事实性原因（日军“进攻武汉的计划遭受

致命的打击”）、逻辑性结果（“我们的抗战战略或

更能得到极好的教训”、“战线拉得越长，对我越有

利”，敌人“求速决而不得，我国固困，敌人又何尝不

是”“必将引起……英国，法国，美国强烈的反应”）

两方面塑造了一个对该战役的认知框架，避免了对

现实的直接认知的宣传困境。要而言之，在广州战

役中，《中央日报》把抗战的胜利主要寄托在西方列

强的援助等逻辑推断上，而不是全力号召广大人民

面对现实，通过实际的努力去争取战斗的胜利。这

是《中央日报》与《新华日报》的根本不同之处。

《大公报》（汉口版）也是从１０月１３日开始对
广州战役进行报道的。当日社评指出，敌寇侵粤是

穷途心理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气衰力竭的最后挣

扎，同时说明英国在华利益受到威胁：“敌军进犯广

州蓄谋已久，敌人进攻华南并非兵力大增，相反的，

正因为一年多的侵华战争，损耗极大，而目的却不

达，我越打越坚强，敌越打越急躁
獉獉獉獉獉獉

，可以说是气衰力

竭之最后的挣扎。”“敌人南进的目的不止侵略中

国，同时威胁各国，而英国更首当其冲。日本吞并

中国，实在不能，然而从海上威胁亚洲的英国，却是

可能的。”［１０］１５日社评则说，敌人攻广东是速战速
决以灭中国的毒计之最后挣扎，这种毒计，是当然

要失败的，呼吁：“全中国民族，当然要更团结，更努

力，所有全国之人力智力才力，更要完全集中在抗

战军事之一点，一切人都动员，一切事业都加进，以

打倒其进攻，以无效其封锁，以破坏其政治经济文

化军事一切毒计
獉獉

”。［１１］《大公报》对宣传效果的追求

与《中央日报》趋同，也是以“塑造认知方式”的模

式进行宣传，只不过不同的是，它注重从心理分析

（如：急躁、毒计等）的角度找到认知切入点。１８
日，《大公报》迁往重庆，直至１２月１日，在重庆重
新出版。《大公报》在重庆复刊后认识到，抗战的大

局必须立足于国内，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在进行

经济建设同时有效利用外交手段才能取得抗战的

胜利，并提出了经济强国的抗战救国的独特思路。

而从其在广州战役中的宣传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时的《大公报》没有自己独立的宣传策略，还未形

成该报抗战时期主打的经济救国的主体思路。

　　二　“三报”对太平洋战争的舆论动员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大
战爆发。“不久，为数众多的宣战照会从四面八方

纷纷送来。战争开始具有普遍性，开始成为世界大

战，其规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得多。”［１２］２５９－２６０

《新华日报》等三家报纸对这次大战都作了比较详

尽的报道。本文选取大战爆发的头半个月内“三

报”的有关文本做具体的解读。

对于太平洋战争，三家报纸在新闻消息的采写

与报道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由于地域的劣势，在

战争爆发期间，“三报”只有介绍战事进展的战况简

讯，没有针对战场一线的通讯特稿。它们对太平洋

战争的关注主要以评论性文章为主；另外，《新华日

报》与《中央日报》还编写了许多有关作战双方的

背景性资料。

《新华日报》对太平洋战争的宣传主要集中在

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周，在这段时间里，共发表了七

篇相关的社论，另有四篇分析世界战争局势的文章

以及两篇介绍战况的背景性文章。它没有像《中央

日报》那样，对太平洋战争做大规模的策划报道，而

只是多做冷静的分析，让人们明了太平洋战争与世

界战局的关系，进一步认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特点。如，它理性地指出：“日本强盗突然的对英美

挑衅，这绝非偶然。东条内阁，本是战争内阁，本报

过去曾一再指出它的冒险性和投机性。”“今后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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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线，现在已经联成一体，血

肉相关，不分彼此，”“最后，更说到我们自己，我们

伟大的中华民族四年半即已站在反抗日本法西斯

的最前线，百战不懈，以迄今日，自今之后我们更应

趁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加强国内政治团结，增强

军事力量，积极的与美、英等国配合作战，以更大的

牵制日寇兵力，加紧发动局部反攻并准备全面反

攻，总之，我们抗战形势是日趋有利了，但是我们必

须力戒虚浮的乐观心理，应知目前更要加倍团结、

加倍努力的时候，千万不能松懈。”［１３］此时，共产党

方面热切希望国民党政府以“团结”为重，因为抗战

“最黑暗”莫过于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使国内

“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使国民党占尽优

势。［１４］３４而且，此后的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周恩来两人
在往复的电报中多次提醒，第三次反共高潮必不可

免。故而，《新华日报》在宣传统一联合作战的基础

上还多次提到国内民主政治的建立，以及各党派的

联合等问题，力求抗战统一战线的加强与巩固。由

此可见，《新华日报》并不着力地为了宣传去“提供

现实”，而是力图在宣传中去为未来“创造现实”，

或至少是为未来的现实打下伏笔。此时，《新华日

报》的思路更开阔，在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方

面（如民主、自由的理念），超出了其他两家报纸，且

逐步奠定了该报的宣传口径（有学者分析，民主、自

由是《新华日报》的斗争手段也是革命目标。他们

统计，《新华日报》在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有关民主自由言
论的篇数每年分别有２篇。从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其
篇数分别是７、１０、２９、２０篇。［１５］）总之，从其中言论
性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新华日报》的两条宣传主

线是：团结国内外全部力量坚持抗日；倡议实现民

主政治，建立统一战线。其实，它们是一枚硬币的

两面，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证团结所有力量，也只

有团结所有力量才能实现民主政治。在宣传的同

时，共产党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正面形象由此也牢

牢地树立了起来，结果是，通过精心安排的正面形

象符号便可径直“制造同意”［１６］达到一致。

《中央日报》１２月７日、８日的“国际周观”发
表文章《美日谈话迄无眉目，暴日欲拖延时间》，分

析了严峻的国际形势、日本的阴谋骗局，大战一触

即发。１２月９日第二版全部为美日战事，头条为
《暴日对美英开战》，当日社论为《太平洋战局的关

键》，“本报资料室”文章是《美日战场中几个据点

的介绍》。它基本上奠定了该报太平洋战争期间的

版面结构。《中央日报》对于太平洋战争的宣传、报

道是三家报纸中最为详尽的，从７日的“国际周观”
对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作出正确判断，到２２日的“每
周专论”对日寇失败命运的断定，《中央日报》在这

半个月内，报纸的大部分版面都是太平洋战争的内

容，不仅每天有详细的战场电讯消息，还有大量的

新闻评论。大战开始的一周内，《中央日报》所有社

论都是针对大战而写，《中央日报》本报资料室还编

辑了作战双方的大量背景资料，同时还请专人撰写

评论性文章，对大战的形势做详细的分析、深度的

探解，表现出了官方报纸的理性与深度。其言论性

文章的观点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号召世界上民主

国家联合起来、建立同盟、统一作战；二是预言日本

陷入困难、必先瓦解、终将失败，民主国可以速战速

决。而呼吁建立国际同盟的话语中，依赖国际力量

支持国内抗战的心态昭然若揭，也就是当时有分析

人士所总结的：“大战对中国有利”。事后证明，其

分析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困局、中国对日寇的牵

制作用等方面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其加强国际军事

同盟、建立统一作战机制的建议也被事后的历史事

实证明是至为确当的策略。但是，《中央日报》对太

平洋战争爆发持盲目乐观态度，认为对于再衰而竭

的日寇，则应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与这种盲目乐观

相应和，《中央日报》的评论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呼吁

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建立统一战线、协同指挥、联合

作战、寻求国际援助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国

内战场的重要性，过分地看重国际战局而不注重自

身抗战力量的发展，企图通过外援而非自力达到抗

日战争胜利的目的。至于说到“对于再衰而竭的日

寇，则应取速战速决的战略”，中国可以用人力、物

力支援国外的反法西斯斗争，则更是纯属美国学者

法兰克福所言之“扯淡”。说这是扯淡，倒不是因为

它们故意作假使之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在于它们

虽是骗人的东西，但这个骗人者不是着意去欺骗，

而是不顾事实、只顾“忠于自己”地去挑选或编造符

合自身目的的话。［１７］６１总之，《中央日报》在分析国

际形势时高屋见瓴，在应对国内局势时却手足

无措。

１２月９日《大公报》（重庆版）头条为中央社提
供的稿件《暴日对英美宣战太平洋大战爆发》，当日

社评指出：“暴日对英美的进攻，是侵略者的最后冒

险，也是日本民族最后走向切腹之路。日本与中国

打了四年半，其力量本已消耗大半，现在对英美开

战，其海军既非英美之敌，空军尤其不成比例，暴日

这种孤注一掷的干法，任何人皆知道是一种自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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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英美苏荷等反侵略国家应该一致对德意日

宣战，以争取反侵略国家的一致胜利。”［１８］并郑重

说明中国的立场，向日德意三侵略国宣战，统帅所

有的兵力民力做英美等国的后援。第三版则为孙

科的讲话稿《太平洋大战与中国》。《大公报》对太

平洋战争的宣传、报道也主要集中在战争爆发后的

一周内，共计发表了六篇社论以及四篇相关评论性

文章，内容主要涉及大战爆发后，日军将面临严峻

的战争形势，必将走向“切腹之路”，中国战局面临

重要转机，对于太平洋战局不要过分乐观等。同时

《大公报》没有像《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那样将

报道的重点一直放在对于世界战争局势的分析以

及作战双方军事力量的介绍上，而是放在了战争爆

发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上，提出了战后发展经济

财政的意见，多次强调在经济上要厉行节约、增加

生产，应该监管金融、保障物价平稳，走经济强国的

道路。其宣传、报道有三大看点：一是与《中央日

报》一样，主张对日联合宣战；二是力主苏联对日作

战；三是深切关注战后中国经济问题。《大公报》也

与《新华日报》一样，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抗战形

势既乐观又担忧，乐观都是为了号召国人坚持抗

战，《新华日报》是这样，《大公报》也如此，正如有

学者说：“张季鸾就认为，在抗战的大形势下，要‘报

喜不报忧’。为此甚至不惜进行一些夸张和虚构，

以鼓舞人心、鼓励士气。新闻如此，评论亦然。他

一再发表乐观评论，比如断言‘日本就要进攻苏

联’，为国人进行‘打气’。”［１９］但担忧的表现则不

同，《新华日报》是对战斗艰苦性的担忧，《大公报》

是对战后经济困难和资源缺乏的担忧。

　　三　三家报纸“抗战”时期抗日宣传的特点

　　“宣传是反对一个交战敌人的行动中的三大工
具之一”，“现代战争必须在三个战线展开，军事战

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线”。［８］１７３“在已过去的大战

的那些著名的胜利中，宣传已发挥了重要的并且可

能是决定性的作用。”［８］１７４可见，在战争时期，新闻

媒体的舆论宣传何等重要。本文通过上述“左”中

右三报的战时宣传的分析，再结合对“三报”其他时

段和版面的表现（如三家报纸的“七七特刊”的表

现）的总结，可以见出“三报”的抗战宣传有如下

特色。

评论文章是三家报纸舆论宣传的重点。《中央

日报》做得最出色的是国际评论，从１９４０年１０月

开始的“国际周观”栏目，系统阐述了纷纭变幻的国

际局势。《大公报》最为出名的是其每周末的“星

期论文”，作者多为名人，事涉方方面面。而《新华

日报》充分利用资源，将党内人士的评论与读者、友

好人士的评论结合起来，构成了抗战时期评论的一

道独特的宣传风景线。按照伯内斯的观点，宣传和

民主可以共存，不同的群体都可以通过宣传发出自

己的声音，宣传并不必然存在垄断议论市场或者违

反传播伦理之处。［９］７７《新华日报》就很好地体现了

这一点。

副刊在抗战舆论宣传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文艺总不外是宣传”。［２０］《新华日报》的

“新华副刊”，《大公报》的“战线”，《中央日报》的

“平民副刊”都是其突出代表。但是《中央日报》的

副刊宣传本党政治的目的性太强；“战线”则全面摆

脱党派政治性，一切与抗战相关的言论，都是其鼓

励的对象；“新华副刊”将政治性与抗战的紧迫性巧

妙地结合，既达到了联合民众抗日的目的，也树立

了共产党人良好的形象。

另外，《大公报》的宣传尽量避免政治上的争

论，其内容更多地侧重国内经济的发展，力图走经

济救国与奋发自强的道路，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

许多设想都很有见地。《中央日报》在宣传的过程

中始终秉持党派之见。同时，《中央日报》的报道内

容比较片面，报道手段与写作方式也相对比较刻

板。《新华日报》的报道方针则较为灵活，无论党内

党外，只要对抗战有利的事件都是其报道的重点，

同时也比较注重与读者以及党外民主人士的互动。

另外，《新华日报》的宣传内容随时势变化而变化。

如，一篇发表在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上的名

为《抗战三年来的宣传鼓动战》的文章，对抗战以来

共产党宣传手段、策略和效果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总

结，并对今后的宣传工作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在

宣传的内容上，要“按不同的时期而有所偏重”；二

是在宣传的策略上，我们要以积极的言论“鼓动中

国人民抗战勇气”；三是在宣传的方法和途径上，要

加强与苏联的塔斯社、《真理报》等国外媒体的沟通

与合作（据老报人舒宗侨回忆，《新华日报》是当时

采用塔斯社稿件最多的报纸［２１］），这些力量与我们

的宣传主力，“奠定了中国宣传鼓动战的胜利基

础”。［２２］以上建议在《新华日报》的两次战争宣传中

都可以见到具体的表现。它先是坚持“持久抗战”，

后来一以贯之地转向以宣传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军

民抗战为核心，因此，在新闻素材与报道条件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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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的条件下，赢得了民众更多的支持。

总的来说，在面对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三家

报纸通过战时宣传，向人民传达坚持抗战的信念，

传递抗战必胜的信心，为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

宣传以报道为基础，或者报道本身就是宣传。

所以有必要考察“三报”的报道与宣传之间关系的

状貌。但是，通过对“三报”的抗战报道研究，笔者

发现它们的报道存在着如下不足，这些不足导致宣

传效果大打折扣。

首先，报道的平衡性欠缺。报道胜利的消息是

有必要的，但是也有必要报道有关损失的消息，也

要报道敌人胜利的消息。战斗中必有伤亡、互有胜

负，如果单方面地报道胜利的消息，只会在某种程

度上麻痹人民。三家报纸的战地新闻都存在着只

报喜不报忧的宣传理念，其中尤以《中央日报》为

甚。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以军队在战场取得胜利

的消息来激发军民抗战积极性的做法无可厚非，但

是，长此以往，报纸就会丧失客观性和公信力。正

确的做法是：第一，敌我双方都有正面报道，但以我

方的成功去抵消敌方的优势。“宣称敌人从未取得

任何战果的做法是愚蠢的，但是，有关敌人取胜的

沮丧消息应该用与此同时的胜利消息来抵

消。”［８］１６５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公布损失情况的同

时，适当增加战斗场面中英雄形象的英勇行为的报

道，以抵消民众的悲观情绪。还有一种做法就是，

在一定的范围内，允许敌方的观点出现，并进行必

要的讨论。“在事件的发展出现异常情况时，对‘反

对观点’的寻求”，只不过这种寻求“也仅仅是在极

窄的范围内进行，仅限于在战术的范围内进行探

讨”，而且要从“官方给定的前提出发”。［２３］１５５

其次，报道的说教味太重。报道的材料要能引

起大众的兴趣，即使是在特殊的战争时期也不应该

是单纯的政治宣传。“三报”抗战时期的报道很大

程度上都是长篇累牍的政治宣传。宣传味太重，新

闻性不强。好的宣传应该多用形象的手法描写敌

人。“将对立国家描述为恶魔，它违背了整个群体

的所有道德标准，侮辱了集体自尊。仇恨的维持需

要持续不断地直接描述敌人的危险性、破坏性和穷

凶极恶直至最终胜利。”［８］１６１如果在抗战特刊上设

立专栏报道敌军的具体暴行以及普通群众的具体

反抗事迹，更能够调动大众抗战情绪。

最后，报道的真实性保障方面有漏洞。“左”右

两家报纸都不约而同地回避深入到对方党派主战

的战场上去采访战况现场（而对于没有国共两党参

与的太平洋战争，两报则都竭尽全力地宣传报道），

于是导致它们的一些战地新闻其实并不真实。例

如，《新华日报》的许多战地通讯都是根据其他报纸

杂志以及读者来信，进行编辑加工而成的。按当时

特殊情况下的一些人的新闻观念，新闻媒介可以通

过对有用素材的再创作，以达到有效的宣传目的。

但是如此，新闻最终难免有失实之虞。为宣传而失

实者不为《新华日报》所独有。颇获公信力赞誉的

《大公报》在１９４０年初披露日汪密约时就有意发布
假新闻以作宣传。［１９］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在编纂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时就注意到历史和新闻关系

复杂，慨叹报上发表的战讯与历史的直接记录、阵

中日记、战斗详报之间颇多距离。“因为公开发布

的战讯，不仅要谨防机密泄漏，更需具有鼓励民心

士气的宣传作用。”［２４］对此，曾为战地记者的学者

曹聚仁也有切身体验。如，他曾说过：报纸所刊载

的淞沪战场的战情和真实事实是大不相同的。［２５］

令宣传者纠结的是，正如伯内斯所认为的那样，宣

传并不等于“提供事实”，但又不能罔顾事实，否则，

那就是法兰克福所言的“扯淡”。如何处理事实与

宣传的关系？拉斯韦尔的建议是，可证伪的事实和

近期的事实不可向壁而造，但对于遥远的事实可以

不管不顾：“关于真相与宣传的真理似乎是：在宣传

的政治目的达到之前，运用可能被某些不可隐瞒的

事件反驳的材料是不明智的。承诺将在最近某个

具体的日期取得胜利的做法也是愚蠢的，因为预测

可能被某些事件改变，从而导致沮丧与怀疑的恶

果。稳妥的做法是断言最后的胜利肯定能实现，尽

管任何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都不会认为这些说法

已经过证实，因为在达到政治目标的希望实现或完

全破灭之前，不可能反驳这样的论断。”［８］１６８三家报

纸的宣传压倒新闻，其话语多是没有提供多少事实

的“光明在前”的豪言壮语。著名历史学家、曾为

“业余新闻记者”的黄仁宇在他的回忆录《黄河青

山》里说过：“无论如何，在我投到《大公报》的文章

中，我必须强调光明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不

可以当面讲朋友的坏话。再说，描写我们仍然敬重

的盟友已对战争感到厌倦，这样的文章会被退稿。

毕竟，战争事关权谋。为了凝聚意志力，必须先从

假象开始。不过我心中自有定见。”［２６］可是不管怎

样，这还是“缺乏一种在乎事实的关心”，还是一种

“认为无论事实真相如何都没有差别的态度”。［１７］４７

它还是在“罔顾事实”。

４９



肖燕雄，曹　炎：“左”中右三报的抗日宣传比较研究———以广州战役、太平洋战争为例

笔者在另一篇比较三家报纸“七七特刊”抗战

宣传特色的文章中的结论，与本文的发现大略一

致。笔者在这篇文章中说：《新华日报》通过“七七

特刊”，加强与著名民主人士、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各种主体都在上面发言，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大公报》的“七七特刊”

版面不多，视角倾向于普通民众，注重来自底层的

声音、民间的声音，注重国内经济的发展动向与国

内文艺运动、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等内容。《中央

日报》的“七七特刊”版面多，涉及内容广，但所刊

登的文章一般都是政府要员的经验总结报告，文本

形式单一，从前期的抗战工作报告，到后来逐步演

变为国民政府工作报道，有打着抗战旗帜，宣扬政

绩之嫌。［２７］

《新华日报》的发展力量、团结抗战以及实行民

主政治等主张，《中央日报》宣传报道中“制造同

意”的手段和理念的匮乏，《大公报》的书生意气式

的谈“经”说艺，只有当历史翻到今天，我们才幡然

醒悟到，这些细密的“褶子”里蕴含了多么丰富的内

涵乃至策略，而这些内涵和策略包蕴着各自的可能

性，而这些可能性又因多种历史机缘最终体现为历

史的必然性。最典型者莫如《新华日报》的“抗日

统一战线”宣传表现。从开始的“团结抗日”、“建

立统一战线”到抗战后期的“成立各党派联合政

府”，一切显得那么顺风顺水、环环相扣。于是，“十

分明显，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经济混乱、军事节节

失利，其长期实行一党独裁所形成的积怨已经日益

膨胀起来，此时不论国民党在宣传上再施展何种策

略，一旦共产党提出废除一党专政问题，陷于被动

的只能是国民党，其舆论最终也必然倾向于共产党

一边”。［２８］难怪蒋介石曾说：“让《新华日报》出版，

这是我们的大错误。”［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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